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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甲骨文看漢字構形方式之演化 

徐 富 昌
∗

摘 要 

漢字構形方式是一個隨著漢字體系的發展而發展的動態演進系統。在

漢字發展的不同歷史層面，其構形方式也有著相應的發展和調整。這種發

展反映在漢字體系中，即是不同結構類型的漢字分佈情況的消長變化。從

構形學的角度看，甲骨文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因此作為最早成體系

的古文字，其構形方式的系統發展及變化，與其後的漢字構形演化有著緊

密而相關的聯結。因此，本文針對甲骨文的構形元素、構形、構意、意符

弱化、義近形旁通用與結構異化、聲化等現象，觀察其與漢字演變發展的

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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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的起源，根據考察和推論，約有六千年左右，但被證實而又較成熟者，

當屬殷商的甲骨文。從甲骨文以來，漢字的具體構形方式產生了很多變化，從

歷時的角度，不同的歷史時期，一個字的形體或多或少都有些發展和變化。然

而，從總體來看，漢字並沒有發生性質的變化，其基本構形特點一直是保持著

的。
1 

漢字的構成涉及到兩個概念：一是構形方式，二是結構類型。前者是漢字

形體符號的生成方式，後者則是對用不同構形方式構成的漢字進行共時的、靜

態的分析歸納的結果。
2
基本上，漢字構形方式是一個隨著漢字體系的發展而發

展的動態演進系統。在漢字發展的不同歷史層面，其構形方式也有著相應的發

展和調整。這種發展反映在漢字體系中，即是不同結構類型的漢字分佈情況的

消長變化。從構形學的角度看，甲骨文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因此從作為

最早成體系的古文字，其構形方式系統的發展及其構形方式的變化，與其後的

漢字構形的演化有著緊密而相關的聯結。因此，本文擬就甲骨文所體現的構形

方式粗略考察漢字構形演化發展之信息。 

一、從甲骨文之構形元素看漢字部首的演化 

漢字的構形單位一般稱為「構件」，
3
亦稱為「部件」、「字素」、「字根」，

4

或稱為「字元」、「組件」、「形位」等。
5
當某一形體可用來構造他字，成為

所構字之局部時，即為所構字之構件。就漢字而言，每個字的產生，不論獨體

或是合體，都需有其構件。而構件的最小單位就是構形元素，即所謂的「形素」。 

依姚孝遂的歸納，甲骨文中可見的「形素」，有「、、、、、

、、、、、、、、、、、、、、、、、

、、、、、、、、、、、、、、、、、

、、、、、、、、、、、、、、、、、

                                                
1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 22。 

2 黃德寬，〈漢字構形方式：一個歷時態演進的系統〉，《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1994 年 3 期，頁 63。 

3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頁 32。 

4 稱「部件」者，乃一般習用的說法；稱「字素」者，如李圃，參見《甲骨文文字學》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頁 9；稱「字根」者，如季旭昇，參見《甲骨文字

根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0）。 

5 蘇培成，《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研究》（太原：書海出版社，2001），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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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49個及其他少數形素。
6
由於這些「形素」，

大多為獨體字，且又具備成為其他甲骨文字構件之能力，而同時亦有他字成其

部屬字者，所以有些學者將其視為甲骨文部首。
7 

以「」這一形素為例，與其相關或其從屬之字，在甲骨文可見者，有下

列：「 （鐵164.1）、 （前6.28.2）、 （乙5405）、 （乙3130反）、

（明藏618）、 （京津5080）、 （菁7.1）、 （燕723）、 （中大120）、

（乙1329）、 （甲2316）、 （甲209）、 （前4.26.5）、 （乙8896）、

（前1.3.4）、 （寧滬1.231）、 （前2.11.3）、 （坊間2.16）、、 （甲2685）、

（前3.24.4）、 （乙519）、 （鐵123.2）、 （乙105）、 （乙4869）、

（佚762）、 （鐵163.1）、 （鐵179.4）、 （拾9.3）、 （前7.20.2）、

（乙3201）、 （乙8711）、 （京津1682）、 （佚67）、 （佚707）、

（乙8000）、 （乙4465反）、 （京津1406）、 （存1459）、 （乙9028）、

（簠雜67）、 （明1344）、 （京都2995）、 （鐵72.1）、 （甲3418）、

（乙7193）、 （前2.18.4）、 （乙5405）、 （京津2017）、 （甲3054）、

                                                
6 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1-27，所列之部首

表（不含其他項）及字形總表。姚氏所列部首，基本上可視為甲骨文之形素。 

7 除姚孝遂外，唐蘭遺稿，《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分 231 部；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臺北：泰順書店，1970）分 164 部；季旭

昇，《甲骨文字根研究》列偏旁 476 個；李圃，《甲骨文文字學》（上海：學林出

版社，1995，頁 14-22）中列出具有獨立造字功能的「字素」共有 328 個，其中不帶

字綴的有 238 個；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分 175 部；朱氏又於〈論甲骨文的部首──中國最早的一批象形字〉中修正為 150
個部首字，載《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2 年 9 月第 5 期，頁 32-35；同文收入《甲

骨文文字學》，又修正為 151 部（頁 100）；李宗焜調整姚氏《類纂》分部，約為 151
部，其中有的分出新部如、、；有的調整，如新立部，將併入；新立│

部，將併入等，見李宗焜，《殷墟甲骨文字表》（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

士論文，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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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6.28.5）、 （拾11.6）、 （後2.25.16）、 （柏13）、 （乙8896）、

（前2.19.6）、 （粹1238）、 （續4.15.1）、 （乙1201）、 （林1.21.12）、

（後1.13.1）、 （明2339）、 （乙3449）、 （寧滬1.231）、 （明1936）、

（乙5405）、 （甲211）、 （乙8944）、 （柏12）、 （乙105）、

（摭續148）、 （菁6.1）、 （鐵188.4）、 （乙7312）、 （乙8711）、

（後2.29.10）、 （甲225）、 （乙3436）、 （前1.52.3）、 （粹1483）、

（後2.21.8）、 （安3.22）、 （陳31）、 （乙8987）、 （摭續3）、

（佚642）、 （續4.27.8）、 （後2.34.1）、 （乙162）」等字。由於

「」具有獨立構字的能力，既可作為構字的部件使用，同時又具備單獨用以

記錄語言的詞（或語素）的能力，因此，可以視其為全字。也就是說，「」

是個「獨體字」。對獨體字來說，它的構件就是它自己，它的基礎構件、直接

構件和全字是相同的，例如： 

「犬」的形素是「」，直接構件和全字也是「」。 

「象」的形素是「」，直接構件和全字也是「」。 

「耳」的形素是「」，直接構件和全字也是「」。 

「禾」的形素是「」，直接構件和全字也是「」。 

「皿」的形素是「」，直接構件和全字也是「」。 

「酉」的形素是「」，直接構件和全字也是「」。 

甲骨文中，上列百餘個「形素」基本上皆可以構字的，可以說都是其他合體字

的基本構件。如： 

「、」為「」之構件；「、」為「」之構件； 

「、」為「」之構件；「、」為「」之構件； 

「、」為「」之構件；「、」為「」之構件； 

「、」為「」之構件；「、」為「」之構件； 

「、」為「」之構件；「、」為「」之構件； 

「、」為「」之構件；「、」為「」之構件； 

「、」為「」之構件；「、」為「」之構件。 

上列構件既可以獨立構成最小的整字，也可以成為他字構形之構件。當這種可

以參構他字的基本形素之「屬字」多了，自然就可成為部首。雖然我們知道部

首並不同於構件，儘管有些部首是由單個的構件所組成，但只要有「屬字」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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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者，即有可能被視為部首。 

甲骨文中有些筆劃，雖非「形素」，卻具有依附構字的功能。如「」字，

「」是形素，「│」是非形素，因為「」字中的一豎只表示中正的一條線，

是虛擬的；又如「」字，「」是形素，「─」是非形素，因為「」字的

一橫泛指地面，是通象的；「」字，「」是形素，「」是非形素，因為

「」字的二點指已為人母者之特徵，是指示的；「」字，「」是形素，

「」是形素，「」是非形素，因為「」字的五點指血水，是指示的。這

些非形素而具有依附構字功能者，本身並非獨立完整的字，事實上只能視為筆

劃，而非「形素」。如上引「」字的一橫，並非單體字「一」，而是筆劃「─」，

泛指地面，乃是一種通象。這些具備依附構字能力的「非形素」，李圃亦稱為

「字綴」。
8 

綜上可知，甲骨文中除上列百餘個「形素」基本構件外，其他屬「非形素」

之形體，只要能為他字構字之部份，具有依附構字功能者，亦可視為構件。如

上引之「│」、「─」、「」等筆劃（或字綴），雖非形素，卻可成為他字

構件。因此，不論是「形素」構件，抑或「非形素」構件，都是甲骨文字構字

之基本成份。 

此外，有些構件雖非基本形素，但在使用的過程，產生形素黏合的情況，

在具體分析中反而無法拆分。如「艸」是由兩個「屮」的黏合，而其黏合後的

構形元素，形體上不宜再拆分。因此，這類構件雖非基本形素，不能單獨造字，

但仍可像一些非形素一般，在依附形素的情形下進行構字。 

總之，甲骨文有許多「基本形素」，而當「基本形素」具有成為他字之構

件能力，並有其他屬字相從時，即可視為「部首」。因此，對於這些具構字能

力的構件，究應認定為基本形素，抑或認定為部首？學界卻有不同的分類和歸

納。就部首而言，島邦男在《殷墟卜辭綜類》一書中，首開先例，分為164部；

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踵島氏之後，歸納為149部；唐蘭遺稿《甲骨文自

然分類簡編》則分為231部；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析為175部，其後

修正為151部，並從中再析出屬於第一期最早的部首字126個。就基本字素而言，

李圃在《甲骨文文字學》中，列出具有獨立造字功能的「字素」共有324個，其

中不帶字綴的有238個，帶字綴的有86個；
9
就字根而言，季旭昇《甲骨文字根

                                                
8 李圃，《甲骨文文字學》，頁 24-28。案李氏所謂的「字綴」，乃指造字過程中用以

別音別義的綴加成分（頁 24）；至於「字素」，李氏云：「漢字的字素是構成漢字

的結構要素，是漢字中形與音、義相統一的最小的造字單位。」（頁 10） 

9 李圃，《甲骨文文字學》，頁 14-22。李書另歸納具有依附造字功能的「準字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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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列偏旁字根469個，部首依《殷墟卜辭綜類》另編為155部。
10

除李氏未

言分部外，諸家分部原則，大都依循島邦男氏的自然特徵分合法為其分部原則，

既脫離許慎《說文》540部的框架，與梅膺祚《字彙》210部以來的分部法亦有

異。 

朱歧祥曾將島邦男、姚孝遂及朱書所列部首逐一比較，得出三者完全共出

的部首計131字。
11

依據島邦男所分之164部，姚孝遂所分之149部，朱歧祥所分

之151部，再參照其分部原則，可知甲骨學者大都脫離《說文》分部原則的框架。

同時，相較於《說文》540部的分部原則，顯然精緻得多。李圃認為依許慎所收

篆文中，其基本字素（構件）有404個，扣除活性字素，其中獨體的基本字素只

有292個，並云：「這大致可以看出，自殷商經過西周六國至秦漢，具有造字功

能基本字素也只有400個左右。」
12

王寧云： 

我們用系統的漢字分析方法分別對甲骨文已釋字、《說文》小篆全

部和秦簡文字抽樣進行構件分析後，可以得到以下數據：1380 個甲

骨文可分析出基礎構件 412 個，每個基礎構件平均構字 3.35 個，而

《說文》9431 個正篆（許慎《說文》有小篆 9353 個，現代通行的

陳昌治單行本實有 9431 個）只分析出基礎構件 367 個，平均構字 25.5

                                                
李氏術語）24 個。李氏所分乃指具獨立造字功能的字素，並未指明 324 個字素為部

首。 

10 季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頁23。季氏云：「本編係將五千三百一十九個甲骨

文字，析其偏旁至最小單位，共得字根四百六十又九，每一甲骨文字均歸入其所屬

字根之下，同一字根所屬諸字依其偏旁孳乳垂宜系聯，其不能垂直系聯之同級平行

字，則依部首表之字序排列，字形相近之字根彙為一部，亦依部首表之次序排列，

編為一百五十五部。」又季氏按語云：「《綜類》部首表最後之難索文字改為新增

部」。 

11 朱氏所列如下：「人、大、卩、女、子、首、目、耳、自、口、又、止、日、月、

土、山、阜、旬、申、雨、水、屮、木、禾、來、、、牛、羊、豕、犬、馬、

兕、象、兔、虎、麋、隹、魚、龍、虫、萬、龜、米、乎、卣、、叀、東、白、

角、貝、心、翌、西、入、宀、冉、內、石、、丁、匚、亘、田、齒、、、

亞、、凡、庚、中、用、歺、戶、、行、舟、車、网、其、又、王、玉、冊、

、上、工、示、于、彔、丰、單、卜、羽、弋、戊、辛、不、才、刀、斤、矢、

、屯、危、弓、弘、乃、皿、酉、鼎、爵、豆、壴、升、豸、亥、帚、、、

幺、束、尗、乍、八、、、小、且」參見朱歧祥，〈論甲骨文的部首──中國

最早的一批象形字〉，《古籍整理研究學刊》5期（2002），頁33。 

12 李圃，〈字素理論及其在漢字分析中的應用〉，《學術研究》（2000年4期），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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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與小篆同時的秦簡文字 1778 個分析出基礎構件 279 個，平均構

字 6.4 個，幾乎是甲骨文的兩倍。這一事實說明了漢字發展史上的

兩個普遍規律：首先，漢字構形的嚴密程度是逐步提高的；其次，

社會通行的漢字如不加以整理，很難直接看出漢字構形的系統性，

只有經過整理，構形的系統性才能全面顯現。
13

 

從李、王二氏所言，從甲骨文以迄秦漢具有造字功能基本構件大約有400個左

右。當然這400個左右的基本構件事實上是包含了合體字的部份。若以甲骨文的

基本構件或所謂的部首來看，《說文》的分部顯然過於繁重。正如姚孝遂所云： 

《說文解字》的五百四十部，就稱之為部首。這種部首的劃分，延

續使用了近兩千年，《說文解字》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小篆，同時也

包括一部分古文、籀文，這些文字形體的時代屬於戰國秦漢。五百

四十部的使用，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創舉。但同時也不容否認，五百

四十部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任何偉大的創舉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

備性和不成熟性。適用於小篆的分部，不一定能適用於早期的殷商

甲骨文、西周青銅器銘文，或者是晚期的隸楷書體。何況即使就五

百四十部本身來說，有許多也不盡合理。
14

 

正如姚氏所言，「任何偉大的創舉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備性和不成熟性」，

《說文》之作，究屬草創，設部首的目的是為了分析字形，尋求本義，是一部

因形求義的字書，並不完全為查閱和檢索而設。自然也就存在著明顯的缺點，

但《說文》乃上通先秦古文字，下通隸楷文字之津梁，其部首在漢字史上的地

位自然十分關鍵。 

《說文》部首之設，目的在於分析文字結構、究其本義。部首的排序，堅

持了「據形系聯」的原則，相鄰部首之間形體上總有相同或相似之處。許慎以

「分別部居，不相雜廁」
15

的編輯體例，新創「部首分類」之編排法。按字形

結構分為540部，每部各建一個部首，以之統攝諸字，使原本各不相關之字分別

歸屬到各部中去，不致紛亂渾雜。 

《說文》的部首編排法，對後世影響很大。余行達云：「梁顧野王的《玉

篇》，清張玉書等之《康熙字典》，乃至近代之《辭源》、《辭海》、《漢語

                                                
13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頁19-20。 

14 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辭類纂》，頁4-5。 

1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頁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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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典》等，都沿用部首檢字法，僅對《說文》之部首有所增減、合併而已。」
16

現行字典大多為檢字法原則的部首，其部首次第乃依筆劃多寡，目的在於方便

檢索。江舉謙認為：「字書分部次第，後世多據部首筆劃之多寡。意者便於撿

尋而已，不必有深意也。」
17

然而《說文》分部次序，規律並不易掌握，即使

熟悉《說文》者，查起來亦非易事。正如徐鉉所云：「偏旁奧秘，不可意知；

尋求一字，往往終卷。」
18

因此，歷代不少人對540部進行重新的歸序整理。其

中一個系統是延續《說文》，屬於造字法原則的部首，如晉呂忱《字林》、梁

顧野王《玉篇》、宋王洙等《類篇》等等皆宗奉其體例。此種部首的創設，目

的在於分析漢字的結構、探究其理性，故而部首字的選擇也大抵以能單獨成字

為準。不過，同為造字法原則的部首，不同的字書，處理也是或有異同的。
19 

另一個系統則是檢字法原則的部首。這種部首進行了根本的改造，以檢字

的方便快捷為準。其中，《五經文字》分為160部，《九經字樣》分為76部，二

書由於字少，分部尚不如後世之密。但若以之同《說文》、《玉篇》相比，已

經是開了新例了。李恩江云： 

《龍龕手鑑》以 242 部首統屬 26430 多字，且改變了《說文》部首

的次第，部首字及部中字皆以平上去入四聲為序。《類纂古文字書》

則更進一步，在歸併《說文》部首為 314 部的同時，又對部中字的

排列法進行了革新，以筆畫多少分先後。《字彙》已佚，現存其從

兄梅鼎祚的序，稱其又以筆畫多少排列 214 部首，頗便檢查，遂為

定式。其後張自烈《正字通》及張玉書、陳廷敬等《康熙字典》皆

宗奉其體例，當代《漢語大字典》和《漢語大詞典》亦採其法，不

                                                
16 余行達，《說文段注研究》第一章（成都：巴蜀書社，1998），頁1。 

17 江舉謙，《說文解字綜合研究》（臺中：東海大學，1982），頁160-161。 

18 徐鍇，《說文解字篆韻譜》徐鉉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19 《字林》宋時已佚，據說其書由隸書寫成，但被釋字結構與篆書無別，部敘全依許

慎，只不過部中字有所增加而已。今存《宋本玉篇》非顧氏之舊，曾經唐孫強增加

字、宋陳彭年、吳銳、丘雍輩重修，廣益者眾。其考釋對象為楷書，共分542部，部

首的排列雖然始一終亥，但其間部次大多打亂，不再據形系聯，而是以義類相次，

遞次略為天地、人事、宮室、木、金、水、火、動物、衣飾、雜物、干支。可見，

它與《說文》有諸多不同。《類篇》所收字亦為楷書，空前浩博。因為所屬字多而

將艸食木水四部各分出上下，號稱544部，其實並沒有比《說文》多出新的部首，排

序也一如《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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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小有變通。
20 

基本上，檢字法原則的部首以筆畫多少排列，以方便快捷為準。造字法原

則的部首旨在揭示漢字結構的理性，檢字法原則的部首重在檢字快捷，二者各

有利弊，但無優劣之分，各有自己的使用範圍。 

《說文》五百四十部首，究屬草創，其設部首的目的是為了分析字形，研

究構字方法，不是為了查閱，因此存在明顯的缺點。主要是，部首分得過細，

設立了不少沒有屬字的空頭部首。還有不少重疊繁複的現象，如既設口部，又

設吅、品、部；既設虫部，又設、蟲等部，甚至還有把兩個部首合成一個

新部首的，如兄部含「口」、「儿」兩部；左部含「」、「工」兩部。形義

的標準不很統一，如「牧」不在「牛」部，「翼」不在「羽」部，「桑」不在

「木」部，「愧」不在心部等等。 

《說文》五百四十部首存在了許多不合理的分部。正因為《說文》是一部

因形求義的書，所以，其立部的原則大致是：象形字盡量使其為部首。但事實

有些筆劃也立為部首，就因形求義而言，並不合理。若遷就現實並以查檢方便

為主，則應進行調整，如： 

1. 取消空頭部首。對於無從屬字的部首應予以取消，如「、易、燕、幵、

四、六、七、丙、丁、庚」等，失去部首的作用，應該被歸併。 

2. 同形合併。同形合文，應併入最簡的部頭。如「雔」、「雥」併入「隹」

部；「」、「蟲」併入「虫」部；「屾」併入「山」部；「林」併入「木」

部；「竝」併入「立」部；「玨」併入「玉」部；「」併入「魚」部；

「灥」、「泉」併入「水」部；「」併入「子」部；「晶」併入「日」

部；「」併入「言」部；「」併入「目」部；「焱」、「炎」併入「火」

部；「惢」併入「心」部；「」併入「工」部；「劦」併入「力」部。

另外，少數的部首歸入最繁形，如「」、「」歸入「巛（川）」部。 

3. 省體合併。一個部首字與另一個部首字部分形體重疊者，筆劃繁雜的字歸

併入筆劃簡單的字。如「」、「」併入「」；「凶」併入「凵部」；

                                                
20 李恩江，〈說文部首的成因及構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5卷5

期（2002），頁22。李氏云：「《字彙》已佚」，其說有誤。今可見之《字彙》版

本有：1.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乙卯（四十三）年江東梅氏原刊本；2. 臺北：

李添富藏，清康熙己卯（三十八）年西湖鏡月堂刊本；3.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

社，1991；4.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此外，臺北：黃沛榮藏有：1. 《文成

字彙》，乃清乾隆壬戌（七）年序刊本；2. 《霞光字彙》，為清乾隆乙未（四十）

年重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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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勺」入「」部；「」入「入」部；「四」入「口」部；「冏」入「囗」

部；「東」入「木」部；「之」入「」部；「丹」入「、」部；「丮」

入「｜」部；「申」入「田」部；「」入「」部；「尺」入「尸」部；

「宁」入「宀」部；「禿」入「禾」部；「」、亡入「亠」部；「巢」

入「巛（川）」部；「壹」入「士」部；「晨」入「辰」部；「兔」入「儿」

部；「重」入「里」部；「思」入「心」部；「市」入「巾」部等。左邊

的全部或部份相同，如「弦」部省入「弓」部；「死」入「歹」部；「放」

入「方」部；「豚」入「月」部等。又有是右邊的全部或部份相同，如「瓠」

省入「瓜」部；「」入「人」部；「」（眾）入「人」部；「」入

「刀」部等。最後是取其角上的一部份相同而合併，如「哭」省入「口」

部；「司」入「口」部；「能」入「月」部；「」入「」部等。 

4. 歸繁合併，極少數的字由筆劃較簡的部首併入筆劃較多的部首，如「王」

入「玉」部；「白」併入「自」部等等。 

綜上所述，可知甲骨文形素大部份皆可為部首，而構件雖可以參與構字，

卻不一定是部首。至於甲骨文部首之分立，雖各有主張，但卻是今人純就構形

的視角來觀察，是較為合理的一種歸部方式。至於《說文》分部雖以因形求義

為主調，但立部的原則過於繁冗，分部亦過細。只有進行省併或歸併，才有較

合理的呈現。至於現今許多以檢字為主的字典，部首的建立理據性低，而方便

性高，只要依上述原則，對理據的提升應有一定的意義。 

二、甲骨文之構形、構意與漢字表形符號之淡化 

甲骨文構形的最大特點乃是據其所欲表達的意義來構形，因此，漢字的形

體總是攜帶著可供分析的意義信息。漢字形體中可分析的意義信息，來自原初

造字時造字者的一種主觀造字意圖，這就是「構意」，也稱「造意」。
21

而構

意通常是透過構形具體呈現的。 

漢字的構造，主要的模式是「表形」和「構形」。一般來說，表形其實也

是構形的一種，即指所謂的獨體構形。甲骨文構字的過程主要在「表形」和「構

形」這兩個基本模式上。而此二者既相互關連，又互相區別，體現著構字的整

個過程和基本規律。甲骨文的「形素」取象和「構件」取象，大約也受這兩方

面制約。 

                                                
21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22。 



從甲骨文看漢字構形方式之演化 
 

 

11 

（一）甲骨文的獨體取象法──表形法 

甲骨文的「形素」，大都為象形字，也是獨體字。其所採的構字取象法，

大都採用「表形法」。
22

所謂「表形法」，乃是根據事物外在輪廓直接構形的

一種模式，它其實也是所謂的「象形造字法」。早期的漢字在構形時，主體與

客體間相互聯繫，造字者與作為被認知客體事物之間，往往形成一定的關係。

因此，摹取事物之形用以標識事物，其實是很自然之事。基本上，這種造字法

是越早期就越直接、越具體。字的構形與事物之間也具有形似關係，使人見字

即能識別。之所以能識別，主要則因表形法大都依著「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的取象原則。如： 

目 甲骨文作 （甲215）、 （甲229）、 （乙960）、 （河62）、 （鐵16.1）、

（餘11.1）、 （晉戈11.3）、 （鄴三下.41.3）、 （存724），象

眼睛之形，也是直取物象之形。所取之象，屬於「近取諸身」。 

虎 甲骨文作 （甲2422）、 （餘17.1）、 （乙2844）、 （甲3017反）、

（甲1433）、 （乙41）、 （粹987）、 （存下254），象一隻大

嘴巨身帶紋的老虎之形，有些字形雖然簡略，但直接取老虎之形，構字的

意圖仍很清楚。 

禾 甲骨文作 （甲191）、 （乙1845）、 （甲392）、 （甲403）、

（後1.23.6）、 （後1.24.9）、 （粹897）、 （乙4867）、 （京都2983），

象莖葉根俱全而成熟的禾榖垂穗之形。 

甲骨文在造字構形上，廣泛地取形於物，創造出各種不同樣態的漢字形體。除

上擧三例外，另如：（人）、（首）、（耳）、（口）、（自）、

（止）、（牛）、（羊）、（豕）、（犬）、（鹿）、（馬）、

（象）、（魚）、（龜）、（貝）、（車）、（舟）、（田）、

（戊）、（戉）、（刀）、（皿）、（酉）、（爵）等字，都是

直接取形於物所造出的形體，都是獨體字，而且往往具有表形性特點。大致說

來，甲骨文取形之法可分為以下兩大類： 

1. 選取事物的整體成字 

這種取形法是通過描畫事物的全形體成字。這類型的字，或取正面全形，

                                                
22 「表形法」的概念，取自王玉新《漢字認知研究》一書中所揭之術語，王氏亦另稱

作「取形法」。參見王玉新，《漢字認知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0），

頁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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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魚」之作 （甲275）、 （乙282）、 （前1.29.4）、 （佚812）、

（京津1510）、 （佚266）、 （鄴二下.41.1）、 （掇2.54）、 （京

都200）；「木」之作 （甲2520）、 （燕598）、 （明藏442）、 （前2.15.1）

等；或取側面全形，如：「龜」之作 （前8.8.3）、 （輔仁1）、 （續6.21.8）、

（京津228）、 （存下57）、 （明藏156）、 （京津4780）。這種以

簡括的手法造的字，畫出事物的輪廓與簡單的事物圖形，在過程中並不追求規

整，而是勾勒出該事物的形象集體特徵。 

表形法是甲骨文最基礎的構形方式，也是漢字最基礎的構形方式。沒有象

形字，就不會組成獨具特色的漢字符號系統。象形作為一種構形方式，雖然某

些象形字形象生動逼真，可是大多數象形字構形符號簡練，只是仿佛其意，有

些符號則根本無法看出所描摹對象的任何特徵，字形書寫普遍線條化。更重要

的是，絕大多數象形字可以充當基本構件或成為假借字，這表明殷商甲骨文中

出現的象形字大部分來源較早，象形構形方式在殷商之前早已獲得較充分的發

展。 

對照《說文》所收的象形字，幾乎所有的象形字都以獨體或形素的方式出

現在甲骨文中。這意味著，甲骨文時期以後，象形構形方式基本上不再構成新

的象形字。作為一種構形方式，殷商時期它就可能已經歷過了黃金時代並喪失

構字功能。 

2. 選取事物的部分成字 

選取事物的部分來表形的方法，就是局部替代的表形法，也是一種象形造

字法。通常，其所描繪的不是事物的整體，而是事物的局部特徵。當有些具體

事物較為複雜，或者是為了突出該事物的特徵，往往會以該事物所具有的特徵

部分來代替事物整體。如「牛」字作： （甲525）、 （乙3219）、 （粹39）、

（後1.5.8），象正面看的牛頭形，以局部的牛頭代替全體；又如「羊」字作

（甲264）、 （乙146）、 （甲2325）、 （甲2554）、 （河387）、

（前2.25.5）、 （鐵252.1）、 （乙4512反），象正面觀察的羊頭形，取

象與牛字同，惟頭角特徵彼此不同。 

這種方法因為突出了事物的某種特徵，依其形象很容易掌握其所標識的對

象為何，同時亦能將相類似的事物區別開來。 

表形法依其字形與認知之間的關係，又可分為「直接取形法」和「間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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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法」：
23

前者是直接取形於外在物體，純粹隨著物象的原形畫下來。如：「日」

字作 （佚374）、 （拾8.8）、 （前1.22.2）、 （佚384）、 （乙3400）、

（鐵62.4）、 （京津413）、 （京津5168）、 （佚425）、 （燕536），

象太陽之形，直接取象於太陽；又如「龜」字象側視的烏龜之形（見前引），

直接取象於烏龜。這種取象是標準的「隨體詰詘」，具有隨物賦形的特點，字

的構形與事物形體之間具有很高相似性。後者其實就是「借形法」，通過選取

與該事物有關的另一種事物之形來成字的方法。由於有些事物是難以取形，或

是無形可取，用間接取形的方法造字，可以彌補漢字形體表現力的不足。如「夕」

字，《說文》：「夕，莫也。月半見。」（頁318）本義為傍晚，在「六書」

概念中屬於指事字的範疇。甲骨文作 （甲616）、 （甲755）、 （甲1127）、

（乙6565反）、 （珠140）、 （林1.27.17）、 （甲2692）、 （後2.3.1）、

（佚304），與「月」同形，皆象初月之狀，並非「月半見」。甲骨文之

所以能借「月」為「夕」，主要在於「傍晚」這一事物難以取形。而月亮通常

只在傍晚才會出現，故透過月亮與傍晚之間的聯繫，就取月亮之形來代替「傍

晚」之意。由於這樣的聯繫，「月」字就有了兩個所指：其一是指「月亮」這

一事物，這是直接表形法。其二則是借形法所聯繫出的傍晚之意。正如唐蘭所

云：「表示一個人在瞧，或說話，只要畫一只眼或一張嘴……只要把一件事實

的要點扼住，使別人能懂就夠了。」
24 

借形法所直接表達的也是事物的形體，如此則所造之字的符號結構發生了

擴張，具有相互聯繫的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屬於象形，而第二個層次則是借

形用法。又如許多事物是無形的，常借與之有聯繫的有形之物的形體來替代。

如「寒冷」是難以形容的，故借與之有聯繫的冰來替代。寒冷季節水才會結冰，

冰與寒冷就具有因果聯繫。人們一看到冰就會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寒冷，於是就

可以取冰之形來標識寒冷。「冰」，甲骨文寫作「」，楷書寫作「」，凡

从「」之字部與寒冷有關。這種借有形代無形的方法是以事物之間的聯繫為

                                                
23 王玉新，《漢字認知研究》，頁71；又「間接取形法」王氏亦稱之為「借形法」。

李圃《甲骨文文字學》另有「借形造字」之說，李氏云：「借形造字法指甲骨文中

本無其字而以音近或音同為媒介用固有字的字形創造新字的方法。」又云：「借形

造字由於借形，所以其形體同它所代表的詞義是毫無關係的。……一旦借形之後，

便同所示的語素（或詞）產生一種對應關係，借形字與本字之間便產生一種同形關

係。」觀點與王氏不同，前者是從形義關聯的視角看，後者以音近音同的假借關點

看。見李圃，《甲骨文文字學》，頁75。 

24 唐蘭，《古文字學導論》（濟南：齊魯書社，1981），頁106-107。不過，唐氏主要

觀點在呈現表意字的特質，非為象形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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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而事物之間的聯繫則是多種多樣的。 

表形的構字法是通過直觀物象的描寫來構形的，這種構字具有很強的圖形

性，前面提到甲骨文中的「」（馬）的頭、足、鬣、尾的特徵非常明顯，「」

（羊）字突出羊角彎曲的特徵，「」（目）字幾近眼睛的實際形狀，「」

（貝）字完全像貝殼的實際之形，「」（龜）完全像烏龜側面的實際之形，

「」（象）字突出象鼻捲曲的形象，「」（燕）字突出飛燕的形象。這些

構形，直觀物象特色非常明顯，無論是獨用還是用來參構他字，都是用與客觀

物象相似的形體來體現構意，因此其構字功能是表形的。 

（二）甲骨文的合體取象法──構形法 

所謂構形法，是指組合偏旁構成新字形的過程和方法，也就是形合的構字

方式。通過「表形法」所構成的字，都是獨體字，在具體構字中，可以成為構

件。漢字系統中絕大多數屬於合體字，而這些合體字都是由獨體字的組合而成。

甲骨文中這種構形法最主要的兩個產物就是會意字和形聲字。 

甲骨文的會意字，基本上是用兩個以上的表形的構件組合在一起，讓它會

合之後產生新的構意。如： 

戍作 （後2.13.5）    →＋ 人持戈，會守衛之意。 

伐作 （後1.21.6）    →＋ 戈斷首，會以戈殺人之意。 

武作 （後1.20.6）    →＋ 戈止，會持戈行進之意。 

析作 （乙1568）     →＋ 木斤，會以斧劈木意。 

剛作 （粹1221）     →＋ 刀斷網，會堅硬之意。 

既作 （燕2）      →＋ 皀，會吃完飯之意。 

丞作 （京津1110）    →＋ 廾卩，會兩手朝上托人之意。 

光作 （粹427）     →＋ 火在儿上，會光明之意。 

上舉諸例，實際上就是表形的構件組合在一起，其構意由構字的構件所提供的

信息來共同表示。由於構形法是運用直觀物象的複合來構造形體的，這種構形

是通過物象的上下左右位置組合來反映事物之間的直觀關係，從而體現字的構

字意圖。上舉諸例中以「戍」與「伐」二字，最足以表明形合的構意關鍵，基

本上，二字構字部件完全相同，都是「」加「」的組合。但因位置組合不

同，而產生了不同的構意。「」（戍）字，在形構上是「」在「」下，

象人持戈守衛；「」（伐）字，在形構上是「」置於「」頸之上，象以

戈砍人之意。相同的構件，構意卻不同，其主要關鍵在於組合位置的不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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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甲骨文的構形法，其實就是運用直觀物象的複合來構造形體的一種方法。

關於這種以形合的構字方式，王寧也舉了一些很好的例子，如「」（洗）、

「」（沫）、「」（浴）三個字，
25

為了描寫出人洗腳、洗臉、洗澡的情

景，在構字時，盛水的器皿一定放在下面，被洗的手腳放在器皿的裏面，而用

手洗臉的人則放在器皿的邊上，臉則要放在器皿的側上方；「」（飲）字，

象人伸出的舌頭形一定在「酉」的上面；「 」（涉）字表示徒步渡水，兩個

「止」一定置於河道的兩旁。 

由構形法所產生的合體字，充分體現了事物的本來情景，具有很強的「象

物性」。這種字往往見字而知形，會形而生意。不過，在漢字的發展過程中，

構形的象物性逐漸淡化，構字方式開始轉向以意義資訊為主的字元組合。這類

字往往見字而知義，合義而成字。這種轉化，顯示了漢字的構字模式已由象形

符號轉為以表意符號為主的階段，亦即由「以形會意」轉到「以義會意」的義

化的發展途徑。 

三、從甲骨文意符之弱化及類化看漢字的演化 

從形符到意符的變化發展過程，其實是一種弱化的過程，也就是「偏旁化」

的過程。說「偏旁化」是指隸變而言，是漢字的一種歷史演變現象，是漢字在

隸變過程中發生的一種普遍的形體變異現象。隸變後，許多形符一旦偏旁化後，

就取消其為一個獨體字獨立的資格。而這種現象事實上正是形符弱化的結果。

但此形符的弱化進而轉為合體字的意符，再弱化為偏旁，也並非完全的弱化，

因為意符仍然是完整的字體或其變形，仍有其意義。如「人」字甲骨文作「」，

小篆作「人」，偏旁化後作「亻」；「」字甲骨文作「」，小篆作「」，

偏旁化後作「辶」；「心」字甲骨文作「、」，小篆作「心」，偏旁化後

作「忄」、「」；「水」字甲骨文作「」，小篆作「水」，偏旁化後作「氵」、

「氺」、「」；「土」字甲骨文作「、」，小篆作「土」，偏旁化後作

「」；「阜」字甲骨文作「、」，小篆作「阜」，偏旁化後作「阝」；

「食」字甲骨文作「、」，小篆作「食」，偏旁化後作「飠」；「衣」字

甲骨文作「」，小篆作「衣」，偏旁化後作「衤」旁等。弱化其實就是「偏

旁化」。一旦「弱化意符」類化後，則意符已不能單獨成字，不具意義而只能

                                                
25 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23。又鄭振峰，

〈從漢字構形的發展看字的性質〉一文，亦引用此三例。參見鄭振峰，〈從漢字構

形的發展看字的性質〉，《古漢語研究》總56期（2002年3期），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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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字形之構字部件，只能是「記號」而已。不過，此類「記號」式之類化，

其對應之意符一直歷時存在並使用著，並不難理解。如：「手」字，象人手指

掌之形。甲骨文並無此形，另有「 」字，象右手形；「 」字，象左手形，

皆不作手形。金文「手」字作 （壺）、 （師簋）、 （師簋）、

（咢侯鼎）、 （卯簋）、 （無簋）、 （無簋）、 （柞鐘）、 （

伯簋），皆象指掌及臂之正面手形。小篆與金文同形。而隸楷以後，用作偏旁

則弱化為「扌」符。不過，《說文》篆文用在「左旁」的意符，仍保留「象五指

伸開之手掌形」。如：「拇、指、攕、摳、攐、、揖、攘、拱、撿、、、

搯、推、捘、排……」等，
26

這些篆文，在合體的構件上，大都屬於左形，與部

首字相同，皆作「手」形。這些篆文隸楷分別作：「拇、指、攕、摳、攐、、

揖、攘、拱、撿、、、搯、推、捘、排……」等，已完全弱化為「扌」旁。 

又如「火」字，甲骨文作「」，小篆作「火」，偏旁化後作「灬」、「」。

隸楷偏旁作「灬」而見於《說文》之字者，有：「然（然）、烝（烝）、煦（煦）、

爇（爇）、烈（烈）、（）、烝（烝）、照（照）、熹（熹）、煎（煎）、

焦（焦）、燾（燾）、熬（熬）、熱（熱）、熙（熙）」。其中，篆文上下結

構之字，仍作「火」形，括號內之隸變後字，偏旁化後，則作「灬」。又隸楷

偏旁作「」而見於《說文》之字者，有：「炟（炟）、（）、燬（燬）、

焌（焌）、燔（燔）、燒（燒）、（）、熚（熚）、烰（烰）、熯（熯）、

（）、（）、爚（爚）、熛（熛）、熇（熇）、（）、燋（燋）、

（）、煨（煨）、熄（熄）、烓（烓）、煁（煁）、燀（燀）、炊（炊）、

烘（烘）……」等。 

篆文部分左形，仍作「火」形，括號內之隸變後字，偏旁化後，則作「」。

甲骨文中「火」之字，大多是上下疊置的結構，且「火」的構件在下，如：

「（尞、燎）」字作 （前6.64.4）、 （後1.24.2）、 （佚199）；「焛」

字作 （後2.41.15）、 （粹192）、 （金189）；「（烄）」字作 （前5.33.2）、

（前5.33.2）、 （粹655）、 （後2.15.2）；「」字作 （後2.41.7）、

（粹539）、 （存398）、 （寧滬1.315）；「」字作 （後2.33.1）、

（掇1.435）、 （粹1151）、 （佚780）；「」字作 （前5.33.1）；

「焚」字作 （後2.9.2）、 （簠雜68）、 （存2005）、 （後2.4.5）、

（京津1437）、 （前1.33.1）、 （明藏701）；「、」字作 （乙959）、

（後2.8.18）；「光」字作 （粹427）、 （前3.33.5）、 （前4.41.6）、

                                                
26 隸楷偏旁作「扌」形，見於《說文》「手部」者甚多，茲不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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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滬3.40）；「（燀）」字作 （拾12.10）；「」字作 （河679）；

「」字作 （甲294）；「」字作 （京津2824）、 （存1780）、 （庫1130）；

「」字作 （京津2245）；「」字作 （佚891）；「」字作 （存2233）、

（後2.15.1）、 （佚827）、 （前2.35.1）；「」字作 （京津4366）、

（京津4748）、 （掇2.167）、 （後1.15.6）；「」字作 （存下817）、

（前2.16.1）、 （金511）、 （京都2059）；「」字作 （陳2）；「」

字作 （佚351）、 （陳154）；「」字作 （拾12.6）；「」字作 （續3.46.6）；

「」字作 （珠777）；「」字作 （後2.22.16）、 （鐵55.2）、 （珠25）；

「」字作 （甲2907）；「」字作 （明1605）、 （明2115）；「（炆）」

字作 （前6.21.5）、 （甲637）、 （明藏458）、 （後1.21.5）；「」

字作 （乙6112）；「」字作 （前6.19.3）；「」字作 （後2.25.15）；

「」字作 （甲422）；「炘」字作 （佚708）；「」字作 （粹417）、

（京津4461）、 （坊間1.33）、 （摭續121）；「赤」字作 （後2.18.8）、

（菁9.5）、 （乙2908）、 （摭續291）、 （乙162）。只有少數作「左

右分置」式結構的，如「」字作 （後2.16.4）；「」字作 （前7.21.4）、

（存下95）、 （京都2231）。另外，「」字則兼有「左右分置」與「上

下疊置」兩種結構，如作 （拾1413），為「左右分置」式；作 （粹1047）、

（明398），
27

則為「上下疊置」式。 

又如「人」字，甲骨文作「 」，小篆作「人」，偏旁化後作「亻」。隸

楷偏旁作「亻」而見於《說文》之字者，有：「僮（僮）、保（保）、仁（仁）、

仞（仞）、仕（仕）、佼（佼）、僎（僎）、俅（俅）、佩（佩）、儒（儒）、

俊（俊）、傑（傑）、（）、伋（伋）、伉（伉）、伯（伯）、仲（仲）、

伊（伊）、偰（偰）、倩（倩）、（）、伀（伀）、儇（儇）……」等。
28 

又如「心」字，甲骨文作「」，小篆作「心」，偏旁化後作「忄」、「」。

隸楷偏旁作「忄」而見於《說文》之字者，有：「情（情）、性（性）、恉（恉）、

慎（慎）、快（快）、愷（愷）、（）、忻（忻）、（）、惲（惲）、

惇（惇）、（）、慨（慨）、悃（悃）、愊（愊）、憭（憭）、恔（恔）、

                                                
27 上引材料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孫海波）編，《甲骨文編》（北京：中

華書局，1992），頁409-417。 

28 隸楷偏旁作「亻」形，見於《說文》「人部」者甚多，茲不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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悰（悰）、恬（恬）、恢（恢）、怡（怡）、忯（忯）……」等。
29

隸楷偏旁

作「」而見於《說文》之字者，有：「恭（恭）、忝（忝）」。 

又如「水」字，甲骨文作「」，小篆作「水」，偏旁化後作「氵」、「氺」、

「」。隸楷偏旁作「氵」而見於《說文》之字者，有：「汃（汃）、河（河）、

泑（泑）、涷（涷）、涪（涪）、潼（潼）、江（江）、沱（沱）、浙（浙）、

涐（涐）、湔（湔）、沬（沬）、溫（溫）、灊（灊）、沮（沮）、滇（滇）、

涂（涂）、沅（沅）、溺（溺）、洮（洮）、涇（涇）、渭（渭）、漾（漾）、

瀁（瀁）、漢（漢）、（）、浪（浪）、沔（沔）、湟（湟）、汧（汧）……」

等。
30

隸楷偏旁作「氺」而見於《說文》之字者，有：「泰（泰）、滕（滕）」；

隸楷偏旁作「」而見於《說文》之字者，有：「益（益）」。 

「水」之字為例，除了少數字，如「（淵之古文）、、砅、漿、

（漿之古文）」等字，隸變後仍作「水」形外，幾乎皆類化為弱化意符「氵」。

部份他部之「水」者，篆文仍作「水」形，而隸變後亦多類化成「氵」符，

如：（，艸部）、（，唾之或體，口部）、（，餐之或體，食部）、

梁（梁，木部）、汸（汸，方之或體，方部）、（，欠部）、羨（羨，欠

部）、（，欠部）、盜（盜，欠部）、（，廌部）、法（法，廌部）、

浾（浾，赤部）、（，浾之或體）、（，之或體，谷部）、濬（濬

之古文，谷部）、（，部）、漁（漁，之篆文，部）、（，

坻之或體，土部）、（，坻之或體，土部）、酒（酒，酉部）等字。至於

「沓（沓，曰部）、（，阱之古文，井部）、尿（尿，尾部）、（，

之或體，部）、（，之籀文，部）、冰（冰，仌部）」等，隸變

後與篆文同，仍作「水」形。 

上舉弱化符號在偏旁化後，因其對應之字一直廣為使用，人們對其意義是

熟悉瞭解的，故能悟出由其所構成之字所表之意。一般而言，「」之作「辶」；

「心」之作「忄」、「」；「水」之作「氵」、「氺」、「」；「火」作

「灬」、「」；「阜」之作「阝」等，其形體與甲骨文、篆文在字形的結構

或筆畫上，已發生新的變化，形成一種新的變體。有些字將基本構件加以拆分，

如「衣」字，偏旁作「衤」，但在「袞」、「」、「表」、「裏」、「褢」、

「褱」、「袌」、「襄」、「褻」、「」、「裹」、「裛」、「褭」諸字中，

則將形素拆分成上下兩部分，中間再嵌入其他偏旁。不過，上舉諸字倒非隸變

                                                
29 隸楷偏旁作「忄」形，見於《說文》「心部」者甚多，茲不贅列。 

30 隸楷偏旁作「氵」形，見於《說文》「水部」者甚多，茲不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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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如此，《說文》篆文已作此形。
31

諸字雖未見於甲骨文，但將形素離析實為

其原始構形如此，
32

如「」字，甲骨文作 （粹1588），衣衛而將衛字

嵌入字中。 

四、由甲骨文之義近形旁通用看漢字意符的類化傾向 

在甲骨文異化的各種現象中，與與構字部件相關而又常見的，莫過於「義

近形旁通用」的現象。由於甲骨文的構字形旁，往往可以用另一個意義相近的

偏旁代替，因此，造成了各種不同的異體。張桂光云：「所謂義近形旁通用，

指的應該是這樣的一個現象：由於某些形旁的意義相近，它們在一些字中可以

互易，而互易之後，不僅字義與字音不會發生任何改變，而且於字形結構上亦

能按同樣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釋，只有符合這一定義的，我們才能承認它為義

近形旁通用。」
33

在甲骨文及各類古文字中，有關義近形旁通用的問題，論者

頗多。如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中「新識字之由來」，舉了「義近形旁任作」

的規律；
34

朱歧祥〈甲骨文一字異形研究〉歸納甲骨文中「同類偏旁通用例」

                                                
31 諸字篆文作：「袞」、「」、「表」、「裏」、「褢」、「褱」、「袌」、「襄」、

「褻」、「」、「裹」、「裛」、「褭」。 

32 甲骨文「衣」字，作 （甲337）、 （粹85）、 （粹224）、 （鐵12.2）、 （佚607）、
（佚916）、 （佚940）、 （乙107）、 （甲1190）、 （甲1348）、 （河114）、

（甲1390）、 （前1.16.4）、 （後1.20.3）等形，象帶大襟之上衣形，形雖分

上下，實為不可分解之全形。姚、朱二氏均未視其為部首字，應與另一形素字「」

有關。按《甲骨文編》「衣」部另收有「」、「」二字，「衣」字用為構件，

分別作 （粹140）、 （甲1303）、 （甲2118）、 （粹285）、 （京津4072）、

（京津4360）、 （後2.38.5）、 （粹368）、 （金381）、 （佚880）與 （甲807）、
（甲807）等形；另收一「裘」字，作 （前7.6.3）、 （後2.8.8）、 （後2.8.8）；

「刀」部收有一「初」字，作 （前5.39.8）、 （後2.13.8）、 （京津4901）等

形；「彳」部收有一「」字，作 （後2.42.8）。可見「衣」字應為基本構件。不

過，「衣」字似可再析為「」加「非形素」，故姚氏《類纂》在「字形總表」中

將「衣」收入「」下。「」下可見與「衣」字相關字如下：「」、「」、

「」、「」、「」、「」、「」、「」、「」、「」、「」、

「」、「」、「」、「」、「」、「」、「」、「」、「」、

「」、「」、「」、「」、「」、「」、「」、「」。 

33 張桂光，〈古文字義近形旁通用條件的探討〉，原載《古文字研究》19輯（北京：

中華書局，1992），頁581。後收入《古文字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37。 

34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新識字之由來》（臺北：大通書局，1971影印本），頁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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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律；
35

施順生《甲骨文形體演變規律之研究》歸納甲骨文中「同類偏旁通

用例」的規律；
36

高明〈古體漢字義近偏旁通用例〉歸納了各類古文字中「義

近偏旁通用」的規律；
37

王慎行〈古文字義近偏旁通用例〉歸納了各類古文字

中「義近偏旁通用」的規律；
38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針對戰國

文字中形旁義近互通的規律；
39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歸納戰國文字中各種

「形符互作」的規律；
40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歸納了楚國文字中

「義近替代」的現象；
41

許錟輝《說文重文形體考》討論小篆、金文、甲骨文

中義近相通用的規律；
42

韓耀隆《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例》則討論有關小篆「義

近通用」的規律等。
43 

簡而言之，「」、「」、「」、「」、「」、「」、「」

之類，其意義或構造皆與人形有關，故某些構件間往往可互相通用；「」、

「」、「」、「」、「」、「」、「」、「」、「」、「」

之類，其意義或構造，皆與植物有關，故可互相通用替代。「」、「」、

「」、「」、「」、「」、「」、「」之類，其意義皆與野獸或

家畜有關，故可互相通用替代。舉例言之，「牧」字，作 （前5.27.1）、

（續2.19.1）、 （甲1131）、 （乙409）、 （乙2626），攴，牛或

羊，象持棍棒撲趕牛羊，會放牧牲畜之意。或作 （寧滬1.397）、 （後2.12.14）、

（前5.45.6）、 （粹504）、 （存2006）、 （後2.12.14），增彳、增

止、增辵三個形旁構件，深化其遷徙、驅趕之意。其中牛、羊同為牲畜，義近；

                                                
35 朱歧祥，〈甲骨文一字異形研究〉，《甲骨學論叢》（臺北：學生書局，1992），

頁65-67。 

36 施順生，《甲骨文形體演變規律之研究》第六章（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博士論文，1998），頁255-381。 

37 高明，〈古體漢字義近偏旁通用例〉，《中國古文字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6），
頁129-159。 

38 王慎行，〈古文字義近偏旁通用例〉，《古文字與殷周文明》（西安：陜西人民教

育出版社，1992），頁1-36。 

39 許學仁，《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

文，1986），頁38-50。 

40 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205-207。 

41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頁121-123。 

42 許錟輝，《說文重文形體考》（臺北：文津出版社，1973），頁774-801。 

43 韓耀隆，《中國文字義符通用釋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357-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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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表路口，與行有關；「止」象一隻腳，或腳趾的輪廓形，本義為人腳，

亦與行走有關；「辵」，彳，止，會在街上行走之意。三者義近。此外，

攵、殳義近。故牧字的組合構件，計有「牛、羊、攵、殳、彳、

止、辵」七個，形旁的選擇性頗大。又如「逐」字，甲骨文作 （甲882）、

（河923）、 （前6.46.3）、 （鐵.45.3）、 （佚977）、 （明570），

其中豕、犬、兔、鹿等形旁可通用。由於含義較廣的字，形旁的選擇性大、自

由度高，變異性也大。因此，當義近的形旁可相互滲透與跨越時，相對地顯示

其構意、構件之趨向仍處於分散的情況。其穩定度、成熟性當然也相對地較低。 

不過，甲骨文、金文之後，漢字構件卻有逐漸穩定的趨勢。也就是說漢字

構件指向有趨近趨同的傾向，尤其是秦漢及稍後發展的漢字，其趨同傾向更為

明顯。這種傾向表明了在漢字構字的過程中，相同、相近或相類的意義和相同、

相近的讀音集中指向由少數符號來表示，從而顯示構字符號的集中性趨向。這

與甲骨文的趨異是不同的。 

客觀事物都是相互聯繫的，而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反映於漢字構形系統

中。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表與某一意義有關的一群漢字，其意符往

往固定的類化集中在一個或少數幾個偏旁上，透過偏旁來標識事物之間的某種

聯繫。如「橘、橙、柚、、梅、杏、李、桃、楊、柳、梧、榆、槐、柟」等

字都帶「木」字旁，這個「木」字旁表明這些漢字標識的對象都是同類的，都

屬於樹類。又如凡是與手有關的動作，在漢字意符中，往往用手的偏旁化意符

「扌」來表示，如「揖、攘、拱、撿、搯、推、擠、抵、拉、挫、扶、持、搏、

據、挾、握、摘、打」等字。同類事物彼此類聚，以同一偏旁來表示。 

此外，漢字構字類化的趨向，又往往朝以簡單而熟悉的字形作意符、聲符，

冷僻繁雜的構字部件趨向於被簡單易識的字代替。如表示服飾這一意類，其含

義範圍頗廣，原初構字時，可用「衣、巾、皮、革、韋」等義近字作意符。俞

紹宏云：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漢字構件漸趨以「衣」來代替其他符號，現在，

漢字中以「衣」為意符的要比其他以其他三個字為意符的字多得多，

而且本來用其他三個字為意符的字有的也被从「衣」之字所代替。

如「褲」字有从「糸」「夸」聲的（），有从「衣」「夸」聲的

（），有从「衣」「庫」聲的（褲）；「襪」有从「衣」「末」

聲的，有从「衣」「蔑」聲的（襪），有从「革」「蔑」聲的（韈），

有从「韋」「蔑」聲的（韤），有从「韋」「末」聲的（韎），有

从「革」「蔑」聲的（韈），現都為从衣之字所代替。因為从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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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簡單，並且表意明確，而其他符號表意不集中，或者說，它們並

不僅僅表示與衣服有關的意義。人們往往兼顧使用簡單和表意明確

兩方面的需要，但不能兼顧時，往往偏重於表意明確的需要，因為

表意不明的文字在實踐中根本無法使用，這一現象，意符類化時也

同樣存在。
44

綜上所述，可知類化是漢字演化中很重要的成分，它體現了漢字形體構造

的系統性，又直觀地反映出了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繫。 

五、從甲骨文字結構的異化看異體字現象 

甲骨文字結構的異化現象，乃指一個字在結構上具有多種不同的形體，實

即「一字異形」現象，亦是「異體字」現象。甲骨文雖然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

體系，但由於表示同一意義的形符的多體性，因此，「一字異形」的異體字現

象也不例外。張桂光云： 

文字的創制，出由眾手，不同的人，其觀察事物的角度會有不同。

描寫事物的詳略會有差異，表示同一意義的符號可能有多種不同的

變體，這是十分自然的。雖然甲骨文的成熟體系已足表明它並非文

字初制時代的產物，但畢竟去古未遠，文字尚處於未定型的階段，

這是客觀事實。早期文字形符多體性特徵的遺留，應該說還是比較

突出的。
45

 

由於在文字書寫的過程中，在筆畫、形體、數量、方向、位置、偏旁、聲符、

造意等都有可能產生變異，甲骨文字的形體必然會產生多樣性的變化。因此，

趙誠在《甲骨文文字學》一書中，指出甲骨文「一字多體」的特點，大體可以

分為九個方面去觀察。
46

由趙氏所揭，可見「一字異形」的複雜性。在甲骨文

                                                
44 俞紹宏，《漢字構字類化現象研究》（銀川：寧夏大學碩士論文，2003），頁15-16。

又《說文》中使用的「革」旁，大都以皮革或去皮毛取義，或多與鞋屐相關，已很

少用以表示衣物。如鞹、靬、、鞄、、韗、鞣、靼、、、鞶、鞏、鞔、靸、

、鞮、、、、靪、鞠、鞀、、、、鞞、鞎、鞃……等字，就皮革義

而言，其類化趨向亦十分明顯。 

45 張桂光，〈甲骨文形符系統特徵的探討〉，《古文字研究》20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
頁287。 

46 趙誠，《甲骨文文字學》（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79-89。其中針對甲骨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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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寫的過程中，既有簡化、繁化、聲化、訛化等不同的現象，更有上述情況

所產生的異化現象，因此，導致了甲骨文具有各種不同的形體結構。李孝定指

出在「早期文字所具有的不定型特質」下，甲骨文有以下五種形體變化的規律：

一是偏旁位置多寡不定；二是筆畫多寡不定；三是正寫反寫無別；四是橫書側

書無別；五是事類相近之字在偏旁中多可通用。
47

黃建中、胡培俊、
48

朱歧

祥、
49

施順生、
50

周世榮
51

等人亦分別歸納出不同的變化規則。施順生另就諸說

歸納為：1. 筆畫異化；2. 形體異化；3. 數量異化；4. 方向異化；5. 位置異化；6. 
偏旁異化；7. 聲符異化；8. 造意異化等八種「異化」現象。綜上所述，可知與

後代漢字相比，甲骨文構形系統其實還很不成熟，還帶有濃郁的早期漢字的特

點。具體表現在於：形體不固定，變體數量多。 

與後代文字比較，甲骨文形素具有濃厚的象物性，有些形素，由於刻寫等

因素，常常有多個不同的形體；有些形素，往往以物象為依據來確定其在所構

字中的形體和位置，因而形體也呈多樣性。如甲骨文中，一個簡單的「水」字，

由於形體不定，就可找到十幾種不同的寫法。或像河流，或像水滴，在構形上

                                                
字多體現象，大體分為九個方面：1. 數量多；2. 共時性；3. 表音本質的頑強表現；4. 

以形表意的特徵表現充分；5. 表現了漢字向線條化的發展；6. 展示了甲骨文字往後

必然分化的跡象；7. 差別性和近似性；8. 甲骨文的異體字中還有一種後代未見的現

象；9. 甲骨文時代的一體多字或異體字，看不出有正字、或體之別。 

47 李孝定，〈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漢字的起源和演變論叢》（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公司，1986），頁170-176。 

48 黃建中、胡培俊在「形體結構還沒有完全定型」之下，亦分類如下：1. 繁簡無定；2. 

部位不拘：（1）左右正側倒豎自由，（2）上下左右內外易位；3. 偏旁不定：（1）
有無不定，（2）形體不定。參黃建中、胡培俊，《漢字學通論》（武昌：華中師範

大學出版社，1990），頁89-92。 

49 朱歧祥指出甲骨文之字形組合有三十三種變化，詳見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的藝

術〉，《甲骨學論叢》（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1-2，24-50。 

50 施順生提出：1. 筆畫異化；2. 變換方位；3. 偏旁通用（即：義近偏旁相通用所產

生的異體字）；4. 聲符通用（即：聲符相通用所產生的異體字）；5. 造法不同而另

造新字體（即：造法不同所產生的異體字）五變化。參見施順生，《甲骨文異體字

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3-27，59-358。 

51 周世榮指出甲骨文字形有十種變化：1. 左右無別；2. 內外無別；3. 偏旁單複無別；4. 

兩種偏旁無別；5. 多種偏旁無別；6. 繁簡無別；7. 單筆與雙鉤無別；8. 無紋與有

紋無別；9. 偏旁分合無別；10. 字形左右顛倒無別。參見周世榮，〈從《甲骨文字

釋林》看于省吾先生的古文字考釋〉，《于省吾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長春：

吉林大學出版社，1995），頁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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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度很高。「水」甲骨文作「」，象水流之形，在構形上有中間一條水道，

各有不同的水點，以象水流之狀。取象、取意皆不難，然而其構形的水點卻有

很高的隨意性。或作「三點」，如 （甲3824）、 （乙3344反）；或作「四

點」，如 （甲903）、 （乙1577）、 （戩40.12）；或作「五點」，如

（甲2491）；或作六點 （前2.4.3）、 （前4.12.7）。也有中間作二條水道

（沝）的，如 （乙8697）、 （寧滬1.483）、 （寧滬1.483）、 （輔仁90），

其中水點也是四、五、六點，各有不同。構形的任意度很高。 

又如「川」字，甲骨文作 （甲1647）、 （前4.13.3）、 （前8.6.3）、

（前8.12.4）、 （後2.24.11）、 （前4.13.2）、 （乙5825）、 （乙1948）、

（佚727），象大河流水之形，「」指兩邊岸畔，顯非水流，而中間水流，

或作一豎，或作三點，或作「」形，構形亦不穩定。而金文作 （簋）、

（啟卣）、 （五祀衛鼎）諸形，構形的穩定度高而固定。 

以「水」為造字構件者，情況則更複雜。 

如「河」字，水，何（荷）聲，或作一條水道而左形右聲者，如 （鐵196.3）、

（戩7.11）；或作一條水道而右形左聲者，如 （菁4.1）、 （乙3338反）；
52

或作 （前4.46.4）、 （林2.20.12）、 （甲2585），形符在左，聲符在右，

左右形構大致分明；或作 （鄴三下.41.7），水形已成二條水道，中有水點表

動狀；或作 （甲2622） （甲2689） （甲2491），聲符在左，形符在右，

屬於「左右分置」
53

式，但左聲已半向右形嵌入；或作 （甲1885）、

（後1.20.10），水點向右分佈，成半「豎式插入」結構；或作 （明藏454）、

（甲743）、 （明藏455），水點向右散佈於聲符上下兩旁，反與水道分離。 

又如沉羊之「洋」（沉），除了作 （佚521）及少數作 （後2.41.5）、

（鐵86.3），水點在羊之中兩側外；其餘大都作 （甲1143）、 （拾9.1）、

                                                
52 作一條水道而左形右聲者，尚有 （鐵127.2）、 （前1.48.5）、 （前6.27.4）、

（前7.43.2）、 （後1.6.3）、 （林1.21.14）、 （甲280）、 （甲1086）、 （京

津590）、 （京津602）、 （明藏64）、 （明藏423）、 （無想109）、 （燕408）、

（鐵60.2）等形；作一條水道而右形左聲者， （後1.17.3）、 （後2.30.2）、

（京津523）、432 （乙3222）、 （燕292）、 （佚972）等形。參見《甲骨文

編》，頁431-433。 

53 所謂左右分置、嵌入、豎式插入等術語，採李圃平面結構分類。李氏在《甲骨文文

字學》中將甲骨文的平面結構類型分為七組十四類，詳見李圃，《甲骨文文字學》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5），頁10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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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2.14.1）、 （後2.32.13）、 （存1551）、 （前6.23.6）、 （京

津2086）、 （庫1215），象沉羊於水中，從組合結構上看，是「水」在「羊」

的兩邊。 
再如沈牛之「」（沉），有的作 （甲2091） （京都2361）、 （粹45）；

有的作 （鐵42.2）、 （後1.23.6）、 （乙5313）、 （前1.24.3），象沉

牛於水中。從組合結構上看，是「牛」在「水」中。除了與作 （佚521）及

作 （，乙3035）的形構相近外，與上列其他「水」在「羊」兩邊的「洋」

字，頗有不同。 

又如「洛」之作 （甲346）、 （存下974），水點向右散佈於聲符之下

者，而與水道分離，屬於「右下填入」式；「淵」之作 （後1.15.2），以封閉

的水淵象一潭深水之形；「沬」之作 （後2.12.5）、 （寧滬2.5.2），象一個

人低頭就盆中掬水洗臉之形，結構上是「水」在器皿中；「汏」之作 （乙2366）、

（京津1428）、 （佚704）、 （存2859）、 （京都2894），大，象人

在沐浴，身上有水滴形，結構上是「水」在人下，屬於「上下疊置」式。 

有些「沝」的字，如「汝」作 （林2.20.13），結構上屬於「左右分置」

式，而左形右聲；有的作 （乙8816），亦屬「左右分置」，而右形左聲。又

如「油」字作 （前4.13.5）、 （後2.20.9），「濼」字作 （前4.13.7），

都是「聲在形（沝）中」，結構上屬「豎式插入」。又如「洹」字作 （庫1019）、

（珠393），結構上屬「左右分置」，而左形右聲；結構上屬「左右分置」，

而右形左聲；或作 （掇2.476），結構上屬「豎式插入」，而聲在形（沝）中。 

從上所析，可知甲骨文中「水」的形體，不論是作為獨立的形素字，或是

作參與構字的構件，往往隨字而異，形體多樣。「」、「」、「」、「」、

「」、「」、「」等形，或用於本字，或用於偏旁，皆與作「」之形

無異。季旭昇謂：「卜辭中所附之小點，變化最多，數目、位置皆不固定，於

偏旁中往往趁隙而加，莫有定準。」
54
頗能點出「水」字構形的特質，同時也

顯示了「水」的象物性雖強，其規範性卻較差。
55 

                                                
54 季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頁290。 

55 相對於甲骨文而言，金文「从水」之字，除了少數在結構的置向上稍有變異外，大

體上皆頗穩定，規範性也較強。如「沱1776」之作 （遹簋）、 （靜簋）、 （趙

孟壺）、 （楚屈弔沱戈）、 （曹公子沱戈）、 （鐘伯侵鼎）；「漾1781」之

作 （曾姬無卹壺）、 （曾姬無卹壺）；「沅1779」之作 （鄂君啟舟節）；「洛1783」
之作 （永盂）、 （虢季子白盤）、 （尊）、 （大師虘豆）；「涇1780」
之作 （亦克鐘文）；「涂1778」 （涂鼎）。其中大部份為「左右分置」，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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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牧」字，甲骨文以「，牛」為基本的形體，如作 （甲3782）、

（乙1277）、 （乙7191反）、 （前4.45.3）、 （餘2.1）、 （珠758）、

（摭續187）；有的則「、羊」，作 （甲1131）、 （後2.12.15）、

（前5.45.7）、 （乙409）、 （乙2626）、 （乙3935）、 （粹1589）、

（佚130）；有的或增「彳」，作 （寧滬1.397）、 （寧滬1.397）、 （後2.12.14）、

（存下476）及 （粹504）；有的則增「止」，作 （燕197）、 （前5.45.6）；

亦有增「辵」，作 （存2006）、 （後2.12.14）。這些構形中，共有五個偏

旁。其中「牛」、「羊」兩個形旁，屬義近形旁，可以互相通用；「彳」、「止」、

「辵」三個形旁，亦屬義近形旁，可以互相通用。就上列字形而言，有偏旁位

置移易，如「 ─ 」者；也有改變或增加結構，如「 ─ ─ ─ ─ 」

者；亦有結構相同而筆劃有所增損變易，如「 ─ ─ 」者。不但偏旁結構

不定，而且繁簡並存。陳煒湛云： 

一字異形，偏旁位置不固定，繁簡並存。……甲骨文字一字異形是

普遍現象，只要關鍵性的主要部分相同，其偏旁結構雖然有「增損

移易」，形狀雖然不一，但仍可認為是一個字。
56
 

甲骨文中類似的現象多不勝數，如「豐（豊）」字之作 （粹1323）、 （佚241）、

（後2.8.2）、 （明藏549）、 （甲2744）、 （前5.5.4）、 （京津4968）、

（甲1933）、 （京都870B）、 （佚8696）、 （乙8697）、 （鐵260.2）、

（前6.61.3）、 （菁5.1）、 （簋曲40）、 （寧滬3.4）、 （存51）、

（無想16）、 （京都1465），雖然基本構形都屬「上下疊置」式，而其中

變體實多。又如「网」字作 （甲3112）、 （京都2111）、 （佚460）、

（庫653）、 （庫737）、 （甲1583） （前6.38.2）、 （後2.8.12）、

（乙5329）、 （明藏198），形體結構完全沒有定型。用為偏旁，如：「羅」

作 （前8.7.3）、 （乙5395）；「」作 （甲3113）；「」作 （甲74）、

（鄴二下38.3）、 （燕671）；「」作 （燕413）；「」作 （乙200）、

（乙31）、 （乙444）；「」作 （乙4996）；「」作 （乙316）、

（乙1525）、 （乙5347）、 、（鄴初下.29.6）、 （前4.50.1）、 （存616）、

                                                
下疊置」者，如「漢1782」之作 （鄂君啟舟節） （鄂君啟舟節），兩形皆為「上

下疊置」，亦可視為穩定架構。僅作 （鄂君啟舟節）、 （江小仲鼎）形的「江1775」
字之置向有別，然其「水」之偏旁也是穩定的。至於篆文，上列諸字作「沱、漾、

沅、洛、涇、涂、漢、江」，基本上採「左形右聲」的結構，而偏旁皆作「水」形，

十分穩定而整齊化。 

56 陳煒湛，《甲骨文簡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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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1373）、 （珠421）、 （京都289）；「」作 （乙4758）、 （乙4949）；

「」作 （粹1563） （鄴三下.42.3） （鄴三下.42.6） （京津4357） 

在異寫、異構、繁簡及置向不定的情境下，各具樣態。鄭振峰指出： 

在甲骨文中，作為合體字的組合手段，構件的相對位置、置向以及

數量等確實具有區別構意的作用，但是這種組合手段還相當不成

熟，並沒有普遍性，有相當一部分字的構件在位置、置向上正反、

左右、上下無別，在數量上多寡不論。
57

 

甲骨文在異寫、異構、繁簡及置向不定的諸多原因下，導致了各種不同的異化

的現象，也產生了大量的異體字。有時一個字之內就變化多端，包含多種演變

的規律。如施順生云： 

甲骨文中常常一字之內就變化多端，包含多種演變的規律。如逆字，

以 形為最基本的形體，或「線條框廓化」，而「繁化」作 形，

畫成一圈的頭、寬闊的胸膛。有進行「異化」中的「延長筆畫」而

畫出腳掌的筆畫，成 形。有進行「繁化」中的「增繁形符」，增

止而成 形、增ㄔ而成 形、增辵而成 形、增而成 形。而從

止、從ㄔ、從辵（）可互相通用，即「異化」中的「偏旁異化」

的現象。由 形的角度來看，有進行「異化」中的「局部正反」而

成 形；由 形的角度來看，有進行「異化」中的「局部正反」而

成 形。由 字的角度來看，有進行「異化」中的「全字正反」而

成 形。由 形的角度來看，有進行「異化」中的「局部正倒」而

成 形，而 形也應該是中間發生正倒異化的現象，但尚未發現中

間是倒大正止的形體。由 形的角度來看，有進行「異化」中的「全

字正倒」而成 形。有進行「異化」中的「貫穿筆畫」而成 形。

一個逆字共有十三種形體，也包含了「繁化」、「異化」兩大類規

律中的「線條框廓化」、「增繁形符」、「延長筆畫」、「局部正

反」、「全字正反」、「局部正倒」、「全字正倒」、「貫穿筆畫」、

「偏旁異化」等九種演變的規律，可說是多采多姿，變化多端。
58

 

                                                
57 鄭振峰，〈論甲骨文字構形系統的特點及其演變〉，《語言研究》24卷3期（2004），

頁86。 

58 施順生，《甲骨文形體演變規律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

文，1998），頁446-447。 



臺 大 文 史 哲 學 報  
 

 

28 

朱歧祥在〈甲骨文一字異形研究〉中，列出了221組異體字，大體說明了在形構

增省、偏旁混同、位置更易及斷代字例等通用的情境下，各種異體於焉大量產

生。
59

若就朱氏所析，異化的現象在甲骨文中仍是一個主要的發展，類化的作

用在甲骨文中尚未成為主導的力量，同時也說明了甲骨文在構形上尚未定形。 

六、從甲骨文之聲化及類化看形聲字的發展 

甲骨文中的形聲字的數量很少，其數量明顯的少於非形聲的表意字。這裏

所說的形聲字是廣義的形聲字，它包括所謂的加聲字、加形字，儘管它們與一

般的形聲字不同，但是從靜態的結構形式上看，它們也是分成兩部分，和一般

的形聲字無別。黃德寛對漢字基本結構類型作過統計，其中針對具體字用統一

的標準重新調整歸類，剔去重出字形，得出新的統計數據。黃氏云： 

從表一反映的結果看，在以甲骨文為代表的早期漢字中，指事、象

形、會意結構類型的漢字所占比例為 70%多，形聲結構漢字所占比

例不足 30%；實際上未識字中的大部分屬指事、象形、會意結構，

形聲結構的比例還要打一個較大的折扣。此外，由於對具體材料的

處理和統計方法的不同，結果也會很不一樣。我們曾將已識形聲字

與甲骨文單字總字數相比，得出甲骨文中的形聲字約占 10%左右；

將古文字中全部的形聲字進行分期統計，甲骨文時期的形聲字約

占 18%左右。儘管如此，表一的統計數字仍足以說明，甲骨文時期

形聲結構不是主要的構形方式，指事、象形和會意等構形方式還佔

有絕對優勢。
60

 

漢字形聲結構的發展，是漢字構形方式系統發展之主流。但依黃氏統計的結果，

甲骨文時期這一優勢其實尚未出現。黃氏又云： 

殷商時期，形聲結構已發展到自覺的階段，出現注形形聲字（祝、

祖、唯）、注聲形聲字（風、星、盧）和形聲同取形聲字（洹、狽、

杞）三種類型，但從字形組合形式（形符、聲符的配合）、形聲字

的分佈比例看，殷商時期形聲構形方式尚處於發展的初期階段。殷

商以後，形聲字大量出現並逐步成為唯一能產的構形方式，是與形

                                                
59 朱歧祥，〈甲骨文一字異形研究〉，收入《甲骨學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頁53-148。 

60 黃德寬，〈漢字構形方式：一個歷時態演進的系統〉，頁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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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構形方式內部的優化、調整密切相關的。
61

 

甲骨文時期的形聲結構雖然處於發展階段，甲骨文中的形聲字，儘管數量很少，

但其構字也出現類化，同時在發展過程中也有聲化傾向的相關現象。以下先就

聲化現象討論，再論形聲字形（意）符及聲符的類化問題。 

所謂「聲化」，乃指文字從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等無聲字，增加聲符

而產生形聲字的過程，即叫作聲化。形聲字的意符，來源於古文字階段帶有象

形意味的文字符號，也就是古文字中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文字符號，因

為古文字中的象形文字本身就是象形的文字符號，指事字的主體也是象形符

號，會意字也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象形符號的組合，形聲字的形符自然一般

是象形符號，其聲符也是由本是象形符號的構字符號來充當。 

此外，由增繁聲符而產生形聲字，雖然也可歸於繁化，其所著重的乃是聲

符的直接增加，使得文字強化了標音的功能，故視聲化為一種特別的演變規律。

關於甲骨文之聲化現象，李孝定曰： 

甲骨文字中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形聲字，其中有許多是新造的，而

另一部份則是由原有的象形、指事、會意和假借字改造而成的，這

種現象在後世文字發展還沒有達到大致定型的階段裏，也隨時可

見，我們姑且將這種現象叫做文字的聲化，而將那些由象形、指事、

會意、假借改造而成的──尤其是由假借加注形符而成的──形聲

字，叫做原始形聲字；那些原來沒有，純粹由一形一聲相配合而成

的後起形聲字，叫做純粹形聲字。
62

 

李氏將聲化分作兩類：一為原始形聲字，一為純粹形聲字。前者為由假借加注

形符而成；後者為新造形聲字。其由象形、指事、會意改造而成之形聲字，又

可分作三種：一為「以原字為形符，而另加聲符」；二為「原字退居聲符的地

位，而另加形符」；
63

三為用一形一聲另造新的形聲字。
64

第二種「原字退居聲

符的地位，而另加形符」，所增加者乃形符，其重點在於增強其表義功能，故

原字退居聲符地位。這雖是形聲字產生之方法，但與在原字上加聲符則有別，

                                                
61 黃德寬，〈漢字構形方式：一個歷時態演進的系統〉，頁68。 

62 李孝定，〈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頁23。 

63 李孝定，〈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頁23-24。 

64 李孝定云：「乾脆用一形一聲另造一個與原字同義同聲但不同形而產生的形聲或

體」，其實就是一般形聲字。李說參見〈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漢字的起

源與演變論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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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真正之聲化現象。
65

因此李氏所謂的「聲化」其實是指「以原字為形符，

而另加聲符」的情形。陳煒湛、唐鈺明指出形聲字產生之途徑有三：1. 原字加

聲符；2. 原字變聲符而另加意符；3. 另造新形聲字以取代原會意字。基本觀點

與李孝定同。
66 

甲骨文中可見之「聲化」現象，即「增加聲符，原形體改當作形符」，字

例並不多見。 

（一）象形字增加聲符的聲化現象 

有些獨體象形字在形體演變中，原初的構字意圖逐漸淡化，象物性逐漸消

失，為了強化其功能，於是原字上加注聲符。這類字基本上是以表形構件與示

音構件組合而成。甲骨文中有些象形字，可能出於區別或更便於識別等原因，

再加上一個示音的構件，以增加字音的信息，便成了聲化的形音合成字。如甲

骨文中的「雞」字，原作 （佚740）形，乃象有冠公雞，是典型的象形字。

後增聲符「奚」聲，作 （京都2018）、 （粹976）等形；或易「雞」形為

「鳥」，作鳥、奚聲之 （粹1562，合18342）、 （佚547，合37471）、

（明藏787）、 （京都2216）字；再後將「雞」的形符「隹」換成「鳥」旁，

作鳥、奚聲之 （前2.28.5）、 （前2.36.7）的「鷄」字，就成了一般的形

聲字。若只看最原始的 形，和最後一形一聲的 （京都2018）、 （粹976）

等形，變化頗大。「雞」字由象物字到一般形聲字的演變過程，跟「鳳」字十

分相似。 

又如「星」字，原作 （後2.9.1）形，乃象天上三星形，三為眾，所以用

以表示閃閃之繁星。其構件或呈橢圓，或呈方形，其後則增加「生」聲而作

（京都700）、 （乙6664）、 （乙6672）、 （存下.148）或 （前7.26.3）

形，成了 （晶）、（生）聲之形聲字。按「星」字，《說文》曰：「，

萬物之精，上為列星。晶，生聲。一曰象形。，古復注中，故與日同。

，古文星。星，星或省。」
67

所謂「一曰象形，，古復注中，故與日

                                                
65 施順生將字形中「增加形符，原形體改當作聲符」的現象歸入「繁化」現象中討論。

參見施順生，《甲骨文形體演變規律之研究》，頁162。 

66 陳煒湛、唐鈺明，《古文字學綱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頁30。又

施順生則主張甲骨文「聲化」之途徑有二：1. 原字加聲符，2. 原字變聲符而另加意

符。並將前者歸為「聲化」，後者歸入「繁化」中討論。見施順生，《甲骨文異體

字研究》，頁20。另見《甲骨文形體演變規律之研究》，頁169。 

67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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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點出星形與日形相混之由，實因「古復注中」之故。甲骨文「星」字，

另有作 （佚506）、 （甲67）形者，乃於星形內增點為飾。後分化作晶、

星二字，以 形為晶，以、、星為星。裘錫圭云： 

加注音符而成的形聲字跟原本的表意字，一般是一字異體的關係。

加注音符的形式通行之後，原來的表意字通常就廢棄了。但是也有

二者分化成兩個字的情況，如「晶」和「星」。「星」在甲骨文裡

作 形，本是「星」的象物字。星看起來比日、月小，而且日、月

都只有一個，星則有很多個，所以古人用三個較小的「」來表示

星（甲骨文有時把星形刻作「」，這跟把日形刻作「 」同例）。

在較晚的古文字裡，象星形的「」才被改成「日」。加注「生」

聲的「星」在甲骨文裡已經出現，作 、 等形。周代以後變為，

又簡化為星。「晶」字後來專用來表示{星}的一個同源詞──形容

星光的{晶}，跟加注音符的「星」分化成了兩個字。
68

 

所以「星」字也是在表形的構件上加上示音的構件，成了新的形聲字，並與「晶」

字分化為二個字。又按「晶」字，《說文》曰：「晶，精光也。三日。」（頁315）

所釋實為引申義，本義當為星星。段注云：「凡言物之盛，皆三其文，日可三

者，所謂絫日也。」
69

許、段二氏皆未明「日形」實乃星形增繁而與日形相混

者，云「三日」、「日可三」者，實析形未確也。 

（二）象意字增加聲符的聲化現象 

在象意字加注聲符的，如「災」字，原作 （鐵53.1）、 （鐵271.2）、

（前2.3.4）、 （前3.26.3）、 （前3.26.4）、 （前4.6.7）、 （前4.14.1）、

（前4.14.2）、 （續5.19.10）形，乃象洪水泛濫橫流成災之形，原指水災，

為象意字；或作 （前2.26.2）、 （佚294）、 （燕392）形，將洪水豎起，

構意與前者同。後來在表意的構件上加注示音的構件「」，作 （前2.8.7）、

（前2.24.6）、 （後1.13.11）、 （佚291）、 （甲1837）、 （佚197）

                                                
68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4），頁172-173。裘氏

又云：「我們在『网』字條裡講過，根據《說文》，『罔』是『网』字加注『亡』

聲的異體。後來『罔』專用來表示『沒有」等假借義，跟『网』（網）野分化成了

兩個字。有時候，在表意字上加注音符，直接起分化文字的作用，如在『食』字上

加注『司』聲分化出『飼』字。」頁172-173。 

69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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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成了（或）、（才）聲的形聲字。可知「災」字由原先之象意

字「 」、「 」轉為形聲字結構之「」字。又篆文將「」聲訛為一橫，

作「」，《說文》曰：「，害也。一雝川。」（頁574）「」字，本指

水災，其後轉為偏旁，遂另加義符「火」寫作「」，再省為「災」。 

甲骨文中，另有「，火」作 （乙959，合18741）、 （誠明2）

的「災」字，由兩個表形構件組合，產生新的構意，象火燒房子，會火災之意。

與《說文》「」字的或體字「」相同；又有作 （後2.8.18，合19622）者，

隸為「」字，當為「火，才聲」之形聲字，與《說文》「」字的古文「」

字相同。不過篆文由上下結構，轉為左右結構。 

又甲骨文有作 （粹39）、 （甲358）、 （寧滬1.361）、 （續3.32.11）、

（後1.14.12）、 （後2.39.14）、 （後2.41.13）、 （戩38.4）、 （佚183）、

（粹661）、 （明藏747）、 （存1969）、 （存1972）者，
70
戈，才

聲，隸定為「」字，《說文》曰：「，傷也。戈，才聲。」（頁637）殆

指兵災，古代戰爭頻繁，亦災禍也。後因兵火相連，再增義符「火」作「」。

按「」字，《說文》曰：「，天火曰。火，聲。，或火。，

古文才。災，籀文。」（頁489）上舉甲骨文諸字，皆見於《說文》之異

體。 

大抵而言， 形「，火」，為象意字； 形「火，才聲」，為形

聲字，亦是聲化的例子。 

類似的例子尚有「鳳」字、「齒」字。「鳳」字原作 （鐵97.1）、 （前2.19.6）、

（前4.43.1）、 （前4.43.3）、 （後1.31.14）、 （後2.35.3）、 （後2.39.10）

等形，是鳳的象形字，後加注示音構件「凡」，成了 （珠7.9）、 （前2.30.6）、

（前3.29.1）、 （前3.29.2）、 （前4.42.6）、 （後1.14.8）、 （後1.14.8），

成了形聲結構的「鳳」字。又如「齒」字，甲骨文作 （甲2319）、 （乙2405）、

（前6.32.1）、 （鐵80.3）、 （林1.6.2）、 （前4.4.2）、 （拾10.4）、

（乙2203）、 （乙5883）、 （乙7482）、 （乙3380反），是「牙齒」

的初文，是外加口形的合體象形字，也是在象牙齒的表形構件上加注示音構件，

成了新的形聲字「齒」。 

 

 

                                                
70 亦有作 （乙4526）、 （前4.37.4）、 （佚341）、 （粹144）、 （京津1377）、

（乙3526）、 （乙7795）、 （鐵25.3）、 （鐵255.1）者，詳見《甲骨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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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會意結構加注形（意）符的新形聲字 

有些字原是會意結構的字，為了強化某些意義或功能。如「祭」字早期甲

骨文寫作 （甲3319）、 （乙5317）、 （乙6432）、 （河319）、 （前1.41.7）、

（前4.19.5）、 （續1.5.1）、 （續1.22.9）、 （明藏665）、 （燕111）、

（掇1.463）、 （陳67），，象一塊肉，，象下滴的肉汁，，

象一隻手，合在一起表示一種祭祀，為會意字。晚期寫作 （後1.20.9）、

（甲2416）、 （甲2700）、 （甲3659）、 （河602），加一個形符構件，

表示與祭祀有關，此形可看成是增形之會意字。即手持肉置於示前，用以表

示祭祀。但若從文字發展之一般規律而言，「」當為「祭」之本字，讀為祭，

在後起字「 」中，亦可視為「聲符」，亦即後期作「 」形者為形聲字。

又因為原來的「」仍有表意作用，也可以看作是形聲兼會意或會意兼形聲之

字，從整個已見的甲骨文來看，「祭」字絕大多數寫作「 」。 

類似的甲骨文字例子很多，包括許多會意兼形聲的字，往往都屬這一類型。

裘錫圭在《文字學概要》中提到三點，如「為明確假借義而加意符」、「為明

確引申義而加意符」、「為明確本義而加意符」，
71

在討論類化時綜合說明。 

（四）甲骨文形聲字形符之類化傾向 

在形聲發展的過程中，甲骨文的形聲字之意符構件，在非主流的發展中，

事實上已慢慢地呈現出類化及偏旁化的傾向。 

意符類化，有的是直接用象形符號表示，有的意符已出現抽象化的趨勢。

但它們在未類化前都是表形意味深重的文字符號。類化符號在漢字系統中，是

一種普遍的現象，形聲字的形旁基本上都是這種類化符號。有些事物是同類的，

在漢字系統中常用一個作為偏旁的字符來表明這種同類的關係，使之形成一個

類聚體。不同類型的事物用不同的形符來表示，客觀上就起到分類作用，這是

類化符號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說凡是帶有這種類化符號的漢字，

所標識的對象都是屬於同範疇的。 

甲骨文中的形聲字，儘管數量很少，但其構字也出現類化。而意符類化，

是指一群表示同類關係的字，往往透過加注相同的表形或表意構件，因而將原

先的象形或會意結構轉化為形聲結構。如：表示與行走意義有關的形聲字，其

往往會加注意符構件「」字或其變形之字來表示，如甲骨文中的「達」作

                                                
71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頁17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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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2011）、 （佚429）、 （京都624）；「追」作 （甲955）、 （乙515）、

（鐵97.4）、 （乙9085反）、 （後2.40.7）、 （燕590）、 （珠4.13）、

（京津4391）：「往」作 （鐵1.2）；「途」作 （乙3401）、 （乙6386

反）、 （乙6419反）、 （前6.25.2）、 （佚945）、 （前6.26.5）、

（前6.26.5）、 （前7.23.1）、 （續3.37.1）、 （前7.24.2與7.18.3綴合）、

（燕16）、 （燕605）、 （京都393）。這類字的共同標誌是「」。雖

然，這些字中有些「」或「」的構件，不過，比例並不高，從較寬的

定義上看，與行進都有類屬關係。這說明「」這一構件的穩定性。一旦它

成為固定的偏旁參與構件時，類化的意義存在。 

又如表示與「草」的意義有關的形聲字，往往用草的意符構件「」、「」、

「」來表示，如：「蒿」字，作 （甲3940），「茻，高聲」；「苴」字，

作 （後1.18.9）、 （金493）；「艿」作 （續3.28.6）、 （摭續106）；

「」作 （佚995），《說文》所無，應為「艸，害聲」之字。上列諸字

類聚於相同構件的傾向十分明顯。有些字雖然出現義近的形旁構件混用的現

象，如「蒿」字或「」作 （菁10.10）；或「」作 （掇2.24）；「艿」

字或「」作 （京都2894）。這些因義近互換產生的異體，雖在類聚現象

之外，但其構字率在比例上總是較少的。 

「艸」的「春」字是個比較複雜的字，其所的構件，有簡有略。《說

文》曰：「春推也。艸，日，艸春時生也，屯聲。」（頁048）就篆文看，

其中有二個意符構件，即「艸」與「日」，一個聲符構件，即「屯」聲。從甲

骨文看，「春」字最多構件的構形作「」形，所意符構件有二，即「」

（或）符、「」符，再加一個示音構件「」。此外，其他不同構件形式

的「春」字，如下： 

作 （粹1151），即「艸，日，屯聲」； 

作 （佚784），即「艸，屯聲」； 

作 （乙5319），即「茻，屯聲」； 

作 （前6.39.3）、 （七W.9）、 （明1558），即「木，日，屯

聲。」 

作 （鐵227.3），即「林，日，屯聲」； 

作 （拾7.5），即「森，日，屯聲」； 

作 （甲1134）、 （前7.28.4）、 （佚473）、 （天62），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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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屯聲」； 

作 （存下286）、 （菁10.7），即「，屯聲」。 

若從「形素」的角度看，形符構件有三，即「」、「」、「」，主要集

中在前二項。這說明「義近形旁」通用的現象仍是主流發展。其所以如此者，

主要乃在「春」字所要呈現和表達之「構意」比較抽象和寬泛之故。 

又如「口」之字，「問」字作 （後2.9.10）、 （明813）；「唯」字

作 （前4.27.2）、 （明682）；「唐」字作 （甲932）、 （甲1132）、

（甲1556）。「口」的構件，都作「」形，「」形的類化偏旁傾向十

分明顯。 

有的意符已出現抽象化的趨勢，所用意符是對象形符號的簡化，因而其構

件形體的示意能力有所降低，是表示相關聯繫的類化。如表示與宗教祭祀活動

有關意義的形聲字，其意符多用「示」的象形初文「」，少數用其異體「」

來表示，如「祉」作「」；「福」作「」；「祐」作「」；「祭」作「、

」；「祀」作「」；「祠」作「」。「」表示與祭祀有關。 

這些類化的意符（偏旁）在甲骨文中雖然不是主流，但就現存的甲骨文字

材料中，仍可觀察出其傾向與作用。如「隹」字者： 

「雉」字，作 （通別2.4.12），《說文》：「隹，矢聲。」（頁143） 

「雞」字，作 （京都2216），《說文》：「隹，奚聲。」（頁143） 

「雝」字，作 （續3.22.9），《說文》：「隹，邕聲。」（頁144） 

「雇」字，作 （乙8872），《說文》：「隹，戶聲。」（頁145） 

「」字，作 （前2.9.6），《說文》：「隹，工聲。」（頁145） 

「」字，作 （乙95），《說文》所無。 

「」字，作 （佚888），《說文》所無。 

「」字，作 （金417），《說文》所無。 

這些形聲字，形符都類化集中到表示禽鳥類的「隹」字或「鳥」字（《說文》

中的異體也多「鳥」者）的構件上。可見類化的信息，在甲骨文中已逐漸出

現。隨著漢字字形的變化，象形程度不斷降低。到了後期金文，逐漸進入了形

聲字占主導地位的時期。形聲字意符類化已逐漸不再屬於形符（指象形符號）

類化，而和一般的形聲字一樣都屬於意符（不具有象形意味的表意符號）類化

的範疇，類化和偏旁化也逐漸成為漢字系統的重要成份。總之，在具體材料觀

察中，甲骨文在形構演化發展的過程仍有其矛盾律則存在，如一方面在義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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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通用上，應用得很廣泛，自由度很高。另一方面，類化趨同的排他性也同

時展開。 

此外，有不少在表意字上加注意符，原先表形或表意的構件轉作聲符，使

得不少字成了聲兼義的現象，成了「形聲兼會意」或「會意兼形聲」的字。甲

骨文中有不少屬於形聲兼會意的字，如：「旁」字，《說文》曰：「旁，溥也。

二闕，方聲。，古文旁。，亦古文旁。雱，籀文。」（頁002）對字形未

作明確解釋。甲骨文作 （甲2464）、 （河631）、 （前2.3.2）、 （後2.37.2）、

（誠355）、 （林1.17.15），為「凡，方，方亦聲」之會意兼聲字。

許進雄以為「旁」乃有犁壁之犁形，刺起土後並往兩旁推開。
72 

又如「祏」字，《說文》曰：「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

夫以石為主。示，石，石亦聲。」（頁004）甲骨文作 （甲945）、 （前6.3.6）、

（前6.3.7）、 （後2.17.17）、 （粹1306）、 （摭續49）、 （摭續99）、

（林1.10.6）、 （庫106），為「示，石，石兼聲」之會意兼聲字。 

又如「」字，《說文》所無。甲骨文作 （佚901）、 （輔仁85）、

（庫1025）、 （金413），為「隹，莫，莫亦聲」之會意兼聲字。 

又如「歷」字，《說文》曰：「歷，過也。止，厤聲。」（頁068）甲骨

文作 （甲544）、 （後2.11.6）、 （京津4387）、 （寧滬1.446）、 （京

都264），為「止，秝，秝亦聲」之會意兼聲字。 

又如「歸」字，《說文》曰：「歸，女嫁也。止，婦省，聲。，

籀文省。」（頁068）甲骨文作 （甲427）、 （甲2129）、 （乙7342）、

（林1.6.14）、 （摭18），為「帚，，亦聲」之會意兼聲字。另

有作 （後2.33.4）、 （後2.42.12）者，將意符「」省形後，增「止」作

「」形。 

又如「達」字，《說文》曰：「達，行不相遇也。，羍聲。，達或

大。或曰迭。」（頁073）甲骨文作 （京都624），為「彳，大，大亦

聲」之會意兼聲字；或作 （存2011）、 （佚429），為「，大，大

亦聲」之會意兼聲字。 

以上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份（《甲骨文編》第一、二卷）而已，對於聲符

兼義的觀點及聲符示源的作用，都是值得關注的。 

                                                
72 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臺北：商務印書館，1995），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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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漢字構形的演化方式，包括構字材料和構件方式。從甲骨文發展至今，其

構形、構意都起了很大的變化。本文從甲骨文的構形元素去觀察漢字部首的演

變，基本上了解構件並不等於部首，但作為甲骨文的基本形素，不只是《說文》

中用為部首，即使是現行字典也應將之列為部首。 

在具體觀察中，甲骨文的構形和構意，象形意味深厚。但在逐漸發展的過

程中，漢字的表形構件有逐漸轉化為表意的傾向。這一傾向，對甲骨文以後的

構字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理據，尤其是逐漸類化和偏旁化的趨勢，對於由表形而

表意的路徑提供了很好的引導和催化作用。當表形功能逐漸後退，構形的模式

也開始有了比較先進的區別符號和區別手段，這也使得逐漸發展的構字系統呈

現多元的樣貌。 

在成熟又帶有不穩定因子的體系中，甲骨文充分展現了其在文字發展的前

緣的特質，在尚處於未定型的階段，在筆畫、形體、數量、方向、位置、偏旁、

聲符、造意等都有可能產生變異的階段，甲骨文字的形體必然會產生多樣性的

變化。這同時又說明了甲骨文尚未真正成熟的客觀事實。當類化、同化和異化

互在拉扯時，我們發現原來漢字在發展的不同歷史層面，其構形方式也有著相

應的發展和調整。有些漢字的構形在發展的過程中，理據得以重構，有些則在

無理變異及字體粘合的影響下，失去了理據，喪失了構意。當漢字的構件發生

重大變化，追源溯流與系統分析，應是重新認知漢字，深化研究漢字最好的立

足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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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ation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su, Fu-chang∗ 

Abstract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character construction consists of two main aspects: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types of their construction. The 
former is the way in which the signs of characters are generated; the latter is the 
result of analyzing, simultaneously and statically, the different formations of the 
characters constructed. Basically,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s is a system that 
evolves dynamically; it evolve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That is, the way characters are formed develops and adjusts 
over time.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characters with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Analyzed in terms of morphology,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constitute a relatively mature character system. Therefore, being the most 
ancient characters that form a system,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the 
formative system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ave a close and correlative 
connection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characters that evolved afterward. Hence, 
focusing on certain phenomena of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such as their 
morphs, formation, creation of meanings, the reduction of signifiers, the 
interchangeability of different shape parts with similar meanings, the 
dissimilation of their construction, and the tendency to replace shape parts with 
sound parts—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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